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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沈从文创作中的现实精神

王  文  捷
(广 东商学院 人文系 ,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 :沈 从文的创作关注着湘西及都市民众生存的现实状况、生命形式和精神维度 ,于

苦难的社会人事的描绘中渗透出对人生急切的变革和坚韧的抗争精神。他在客观性现实探

求中融合 了理想与梦幻的精神模式 ,创 造 出文本特殊的心灵真实而给予现实人类生命意义

上温暖的情感性慰藉 ;对 现实理性的救赎包涵着作家对人类特殊的责任、宽厚的博爱和永恒

的理想精神的追求 ,其作品在
“
完美的真实

”
里呈现出深远现代意识的自由信念。

关键词 :沈 从文 ;文 学创作 ;现 实精神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00-5315(2001)Os-0055-07

现实精神往往被认定为是与历史的需要最为

契合的主潮性文学精神。主动地承担社会和历史

的责任而关怀
“
现世

”
与

“
现实

”
,在文学中给予现

实人们以理性救赎和情感抚慰的创作意识 ,是贯

穿风云纷乱的⒛ 世纪文学突出的创作特点之一。

对于沈从文而言 ,“ 一切都要从实生活里取证
”

[1](493页 )是其创作的一种态度和方法 ,在 他的

审美意识及其作品里 ,现实内容呈现出独特表现

形态和深远的文化精神 ,承载了文学对客观现世

性历史要求的深刻意义。

沈从文创作的建构和展开可以看成是其生命

活动与意识的延伸。作为一个在战火频仍苦难岁

月的社会底层飘泊过的作家 ,其创作中的现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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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紧密贯接和沟通着他早期的奇特经历和生活情

态。面对具有复杂历史背景并不断降临灾难的湘

西 ,沈从文敏锐地感觉到了其中那些
“
琐细平凡

人事的得失哀乐
”
,长期与世隔绝的社会面临被

“
来自外部的某种巨大势能所摧毁

”
的严峻状况 ,

许多普通人们即使是最卑微的生活
“
也不易维持

下去
”
[2](85页 )。 这使沈从文无法避免地产生

“
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

”
。在隐忧之中他

广泛而深人地体味到湘西人们穷困的生活状态 ,

由此进一步触及一个个迷茫无助的民生之灵。那

些在
“
民族人生观

”
上显得

“
虚浮 ,懦弱 ,迷 信 ,懒

惰
”
的民众灵魂 ,“ 在历史发生的坏影响

”
之下不

断
“
受到报应

”
,其仍然继续糊涂愚昧下去的

“
悲

惨场面
”
[3](321页 ),使他受到了巨大的震动。

因而关注社会现实与批判现实 ,深人追寻湘西社

会弊病及其原因必然成为他最重要的创作内容。

沈从文的写作笔触实实在在地落到被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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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现实与历史存在。于是我们首先透过社会生

活表面的喧嚣烟尘 ,看 到了湘西地区因历代统治

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导致的长期的闭塞和落后 ,民

族不和与军阀混战的严重后果便是湘西社会的不

安动荡和野蛮残暴的杀戮。作家在《氵lTs化 镇》、

《清乡所见》中暴露了统治者没有任何法律约束

地捕杀和处决苗民的行径 ,其任意荼毒生灵草菅

人命的罪恶令人发指。《湘行散记》中同样直截

了当地揭露了反动统治者围剿和迫害革命者的不

人道行为 ,严峻的政治现实使昔 日的湘西发生了

令人痛感哀戚和隐忧的变化。这部表面清灵的散

文里许多文章叙述了那里的农夫、水手、矿工、寡

妇、妓女等不同深处赤贫的人类状态 ,他们呻吟挣

扎于社会生活的底层并不断丧失生命的天真而走

向堕落。因而如《丈夫》里出现丈夫无奈亲眼触

目妻子卖淫的现象也是无法避免的。沈从文还特

别写到了普通妇女的悲剧性命运。《辰溪的煤》

中记载了一位美丽的少女受辱自尽身亡的惨剧 ,

而其生活环境中的人却麻木得视而不见。而《湘

西 ·凤凰》中更展示了湘西女性受到极度压抑的

种种变态行为 ,人神恋、自我恋等方式衰弱和消亡

了她们如花的生命。而小说《肖肖》中也叙说了

一个发生在无知蒙昧的乡村童养媳妇身上的悲惨

故事。沈从文将中国最窒息人性又最野蛮和黑暗

的传统与现实的表象揭示出来 ,提 出了一系列的

现实性乃至是历史性的问题。湘西生命在无知与

穷困乃至旧传统文化的包围中发生种种异变是必

然的事实。透过湘西恒久不变
“
美丽而忧愁

”
的

山水与湘西历史现实风云变化的潮汐 ,作 家通过

对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的揭示和批判 ,不 断指

涉我们民族的巨大悲剧。

沈从文对这种悲剧的展示和抚摸不断凸现了

确证个体生命自觉的意义 ,从而对整个民族生存

与发展的现实出路加以关注和忧虑。在
“
让命运

处置得合理一些
”
的个人强烈愿望的支配下 ,他

在覆没一切历史的表象下不断反思社会现实和人

生命运 ,关注和呵护民族人类生命的精神维度。

民族
“
在长长的一堆 日子里

”
如何在巨大压力下

失去了原有的
“
纯朴范型

”
,在 内战、毒物、饥馑和

水灾等长期折磨下生命是如何走向堕落与灭亡 ,

这些
“
难于设想的模式

”
使作家在孤独的思索中

“
常各有一种悲悯感

”
[2](89页 )。 当沈从文怀着

希望的憧憬和美好纯净的人生观从湘西走向城

市 ,所及之处仍旧呈现着一片民族衰败和道德沦

丧的精神图景。沈从文于是只能满怀了匡正和改

造的热情 ,试 图用文学创作唤起人们一个
“
新的

人格的自觉
”
,从 而把民族个体的力量△渗人社

会
”
,以修正

“
社会制度

”
和民族

“
生活观念

”
的错

误 [3](sz2页 ),进而增加他们在忧患岁月中抵抗

精神衰退的生命
“
活力

”
。

所以,沈从文创作视野扩大到了关心现代都

市文化和人类在历史变动中的状态 ,从社会生活

完整性的角度同时注意到现代人类精神发展的困

境。在他都市题材小说的现实描绘中表现了现代

人的精神迷惘和异化。在《绅士的太太》、《八骏

图》等都市生活实在而严肃的叙述中,现代人的

基本价值和意义已经消亡殆尽 ,现代人分裂的精

神世界与人类生活本身的愿望背道而驰 ,人类生

命应有的和谐与本真已经在
“
黑暗的镜子里

”
丧

失 ,现代社会的许多
“
空心人

”
的生活道德观念失

去了归宿感、根基感和
“
神性

”
感。这些状况对作

为
“
乡下人

”
的沈从文而言是始料不及的 ,因 而其

后他不断探求民族在整体意义上的变革良方 ,以

至于民族昔日的社会风范所蕴含的精神荣耀都成

为他深深思索的问题。在那些历史与现实的交汇

之处 ,湘 西人生命本身的崇高尊严正好可以弥补

现代年轻人精神营养的不足 ,这便 自然成为作家

在写作中表达民族复兴希望和振作民族精神的一

种手段。

沈从文由此从中国文化乃至文学的背景里 ,

从文学本体内部的精神内涵的思索中,找 到了当

时已成明日黄花支撑和滋养生命的人类本体意

义。湘西人生活在困苦不堪中坚韧不拔的抗争精

神是沈从文看到的新希望。《箱子岩》里一再颂

扬了乡村民众不向命运屈服和妥协 ,个个奋勇当

先的
“
划龙船

”
精神。这种精神当然是改变生活

现状和方向并重新安排新生活与创造新历史的契

机。《五个军官和一个煤矿工人》描绘了煤矿王

人同统治者抗争的壮举。《虎雏再遇记》、《柏子》

也用生命活力的保存来激起对生命和人性意义的

自恋。而《赤魔》、《雪晴》、《黑夜》、《早上——∵

堆土和一个兵》等小说更是张扬了崇高生命的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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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意义和生命意志的振奋精神。即或是在《渔》

这样描写充满恐怖的部落屠杀械斗的小说里 ,作

家在血腥和残酷场面的竭力描绘中也渗透出一种

崇尚勇武雄强精神的含义。沈从文在湘西历史文

化和道德的某个层面之上 ,明 确地表达出重振民

族理想和信仰的变革意识。我们分明看到了作家

在⒛ 世纪无言哀戚的现实世界里 ,所做出的种种

有益的
“
不合适宜

”
的现实探求。

尽管沈从文的文化观念在当时缺乏根本性的

感召力 ,但其自身生命的现实探索精神与力量使

他产生了无穷的创造力。沈从文的创作总是冷静

而从容地叙述了在深远历史背景下的湘西社会存

在的种种一切 ,并在客观立场上传达出生命本身

所应有的不断更新、振奋和抗争现实的高贵品性。

他并不盲目地跟从当时现实主义某种
“
原则

”
理

论的时尚,反 而认为
“
一切理论毫无裨益于伟大

作品的产生
”
[4](3I8页 ),转 而注重具体明确的

生活与生命的
“
现象

”
,从生活现实这本

“
大书

”
中

去获取知识和创作的源泉 ,“ 用备种官能向自然

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 ,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

事
”
[5](39页 )。 这种细致人微的现实描绘 ,使湘

西独特、浓厚的乡土地方色彩和准确无误的历史

文化环境密切融合 ,以 隐喻的方式让客观的人事

充满了生命的情绪和感觉 ,并 造就了丰富的文化

内涵。因而在具体的写法上 ,沈从文在其作品中

刻意描写湘西乃至都市社会 日常的生活 ,不受任

何约束地对环境、行为和语言做出生动的记录∷,使

其作品成为真正敏感时代生活变迁的f生 活的切

片
”
[6](56页 )。

虽然沈从文赞同
“
生活的切片

”
那样的社会

客观性现实描绘 ,但他认为这种纯粹客观的作品

并不能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由和规律 ,更无法

表达与体现生活乃至生命的崇高价值本相和规

范 ,文学作品还应当表现作者
“
对于人生由

‘
斗

争
’
求

‘
完美

’
的=种理想

”
[7](34页 )。 如果说作

家应兼具现实话语诠释者和人类未来命运预言者

的双重角色 ,应为世界提供进步灯塔的启明意义

而加人现实世界的话 ,那 么沈从文对现实的描绘

实际上是
“
毫无限制采取人类各种生活”制作成

所要制作的形式∵[7](34页 ),在其笔下便出现了

符合
“
人性

”
并充满温情和关爱的梦幻般的生活

情状 ,以缓释人们所面临的特殊的精神冲突和生

活难题。这种形式作为一种审美的还原 ,∴它表达

了行走于现实泥土的人们内心飞翔的理想愿望。

如果简单地把沈从文笔下的理想生活情态理

解为一种浪漫空想,显 然是无法完全涵盖其创作

的深刻意义的。生活与生命作为美的显现 ,本 也

要求作家创作中
“
在描写人生之苦痛

”
的:同 时表

现
“
其解脱之道

”
,以使人们在

“
桎梏之世界中

”
而

“
得其暂时之平和

”
[8](751页 )。 这必使作家在

描述生活与生命的同时 ,在创造性的自由言说里

开辟发生在人与世界里的丰富幻象。《边城》、

《长河》在生活现实的沉郁情调和人类心灵潜在
“
隐痛∵的氛围里 ,呈 现了人们希望实现的符合

“
人性

”
的

“
加人牧歌情调〃的生活方式 ,在沉重的

现实中编织出心灵本真的生活梦幻。它渗透了人

类力图摆脱人性压抑而获得愉快生存的力量之后

的生命理想。尽管两篇小说意义侧重点各有不

同,但总的说来 ,在 民族边地那些山居乡民温润的

生活情形里 ,生命活动中那些美好思绪或传统文

化的关爱意义得到了充分表现。作家对本真的生

活文明的再造带给了我们
一

种精神上的现实 ,因

而《连长》、《会明》等军事题材小说也以人物生命

灵魂的博爱情怀去渗透军队特有的气息 ,即 或是

在具有狄更斯风格的关注城市居民贫困肮脏生活

的《泥涂》、《腐烂》等小说里 ,也深含着作家对都

市下层民众生存状况∷的人道主义的悲悯和怜惜。

作家在一个生存的物质世界里同时呈现了现实介

人和精神抚慰的双重含义。     ∶ ∷

需要强调的是 ,沈从文是在写实外观和情绪 .

膨胀的表现形式下 ,对人们作出精神抚慰并主要

指向生命个体存在和自我实现意义 ,其意:义 的选

择也离开了固定的价值尺度和先验的模式。他在

平常人所不能察觉的日常
:事

件随处呈现出来的理

想映照中,在其火热的心灵和情绪里同时拥有了

对生命的歌吟。在生命的意义上 ,沈从文-直认

为人类应该
“
活到这个世界里有所爱

”
,并且

“
美

丽、清洁、智慧 ,以 及对全人类幸福钓幻影
”
是生

命应有的一种
“
德性

”
,他永远对其f崇拜和倾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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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此来指导写作 ,从而表现出成果对这个道德
“
幻影

”
的努力 ,以 颂扬一切与他同在的

“
人类美

丽与智慧
”
[9](34页 )。 这种用

“
美与爱

”
改造后

的理想生活与生命模式 ,其 中显示出的是其内心

召唤的某种精神模式与理想姿态对现实的致命力

量。

我们看到 ,这种现实模式的意义已经有别于

当时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的
“
镜子

”
意义 ,“ 为人

生
”
的创作在沈从文笔下已不再是

“
无计划无选

择随同海上时髦和政治需要繁殖的一种简单范

本∵[10](zg5页 )。 在重经验重证据的客观现实

考察基础上 ,其
“
追求

‘
知识

’”
和审视现实的目的

已是
“
实证

‘
个人理想

’”
[11](3“ 页)。 这种理想

对于沈从文而言 ,“ 时间尚可决定一切
”
的理念使

他固执地认为 ,作 家的写作应在
“
人类文化史的

进步意义
”
上进行 ,真正伟大的艺术家的理想和

“
流俗的趣味

”
是

“
不易完全一致的

”
。他们创作

的
“
手和心

”
应该

“
比现实政治家更深刻并无偏见

和成见地接触世界
”
,因 而对现实的表现同样也

应该
“
形成一种人类思想感情进步意义和相对永

久性
”
[12](160页 )。 于是 ,沈从文这种

“
永久性

”

进步意义在洞察时代之时表现了清醒和自信而抵

达了人性的深处 ,对现实的开掘聚焦到对民众生

命意义中作为情感性慰藉的理想意蕴。

作家在现实描绘中注人生命的理想意义使现

实精神呈现出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往往使作家

自身生命的意义和力量也得到扩张和提升。在沈

从文的观念里 ,一切作品的写作都是
“
需要个性

”

且都必须浸透作家的
“
人格和感情

”
[13](辊 页)。

纷纭的历史记忆和繁复的生活表象必须指向对生

命情绪的理解和抚慰 ,作 家笔下深广的现实在创

作中需要重新破解和确立。因而对于如何
“
真

实
”
地反映现实这个颇费踌躇的问题 ,如 果说五

四新文化运动中把反映现实的
“
真

”
视为

“
诚

”
的

话 ,那么沈从文则认为文学表现尤其是现实表现

贝刂
“
无所谓

‘
真

’
,亦无所谓

‘
伪

’”
,作家的人格精

神和崇高情感才是至关重要的方面 ,对 客观现实

的描绘要的只是
“
恰当

”
这个概念 [14](11。 页)。

如果在对现实的创作中过分地扩大写实的意义 ,

便会引起作家想象世界的衰退而让经验世界拘束

了心智 ,尤其是使
“
思想不同

”
的作家受到限制而

无从在自由的情形下写作 ,文学的自由表现就可

能受到种种毫无意义的压抑。

由此看来 ,沈从文推崇的现实表现是一个带

有心灵自由想象的现实的重构。其自身精神的苦

痛和对现实生活的敏感使《边城》和《长河》,包括

那些湘西色彩浓郁的其他小说与散文的
“
真实?,

在其特殊语言叙述的
“
边城世界

”
里具有多重的

结构意义。表达现实生活的象征性意旨和寻找崇

高的精神指向,使 他认为对现实的表现应只看
“
表现得对不对 ,合理不合理

”
,如果

“
处置题材表

现人物一切都没有问题
”
的话 ,那么即使《边城》

中那种现实世界已经消失了,也 同样可以表现。

即或是写了根本没有的现实世界
“
也无碍于故事

的真实
”
[13](绣 页),现 实创作最重要的是做到

“
诚实的自白

”
和

“
精巧的说谎

”
的统一 [7](“

页),创作文本的终极意义只存在于 自由开放的
“
阅读或理解

”
。沈从文已把客观历史与现实

“
真

实
”
的扭力让位给了历史与现实

“
叙事

”
的魅力。

他以自我经验敏感的触须以及个人的言说建立了

创作的虚构 ,打破了真实和虚构二元意义的对立。

因而即或是在都市生活小说里 ,他也是在冷峭之

中表达着自我对都市现实的独特眩奇的感受 ,在
“
文体实验

”
的表象下显示了对现实生活独创的

洞见。

沈从文的这种新的创作可能性实现了他对写

作传统的反动。它重新呼唤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
“
真实

”
声音的倾听 ,湘西现实语境在表现人类卑

微、挣扎、渴望、无奈的同时还表现了生命应有的

温暖、惊奇和喜悦。如果文学从本质意义而言的

确只是为了表达作者某种
“
热忱健康的人生观

”
,

或者传递有历史价值和长远意义的
“
真理和热

情
”
[15](1“ 页),那 么作家在边城那些平民、老

兵、水手、青年甚至于那些地方首脑人物的身上和

生活中 ,“ 抓定
”
了那些

“
最美丽与最调合的风

度
”
,让健康的人生形式与作家对生活的热情融

合在一起 ,在温柔悲悯的抒情风味里逼视人类爱

的情感并体验心灵对生命的亲近 ,于其精神探险

的向度上建立了一种崭新的创作传统。那些趋近

神话和浪漫的力量不仅是湘西人拯救自己生活的

方式 ,也是民族或人类在现实中寻找的超越现实

的最基本的文化价值之一。因而即或是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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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这样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再现湘西
“
常与

变
”
的力作里 ,我们虽然感触到了作家对现实古

怪莫测、人生多解的叹息 ,但其中不变的人性和显

得抽象的崇高道德标准仍表明,作 者一直都在
“
为人类

‘
爱

’
字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
[13](弱

页)。

如果说文化精神的构筑是人类用来超越俗定

的现实而进行意义追寻的手段 ,从而确定人 自身

在历史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的话 ,那 么文化救赎

正是沈从文走向现实人生世界的路标 ,也成为其

不断探索的动力和根源。在其自主、诚实而深度

地探索湘西生活与生命的意义之时 ,作 家的主体

精神品格使他的现实描绘较为准确地体现了湘西

人生存的矛盾、痛苦和向往的丰富性、深刻性。沈

从文抛开了批评家们关注的所谓
“
人生观

”
和

“
世

界观
”
,其创作主体意识穿越湘西世象而提示出

人类存在的某种意味深长的情状 ,实质上达到了

对现实与人生理性审视这一更为重要深远的一

面。在理性地关心和认识中国现代社会变化之

后 ,沈从文从理想的
“
真与美

”
视野角度注视到了

文学与人类生存间存在的永久性文化关系 ,对这

种真美和善美关系的承诺和守望也显示出其现实

精神已进人文学审美深层的根柢。

基于湘西人类生存状态的理性审视 ,沈 从文

主体的现实精神包涵着对完善这种生存状态的特

殊责任感。在《新与旧》、《传奇不奇》等小说里作

家叙述了大兵和乡民因蒙昧而毁灭的惨痛故事 ,

呼唤对现代灵魂的开启以及对理性与文明的渴

求。而《三三》里写城市青年下乡养病 ,“ 山里水

流
”
最终

“
流向城里

”
,也象征了现代文明和自然

文化的互补与融合 ,这 是对人类社会逃避异化从

而踏上健康发展的途径的探寻。人类的现代理性

与原初自然意义的交融是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的

完美意义 ,也代表了对人性意义中终极性的自由

精神追求。在
“
人类理性的进步是一种确定事

实
”
[16](3z4页 )的情况下 ,只 有

“
凭知识和理性

”

才有可能得到
“
日趋于合理

”
的人生 [17](1OO

页),因 而其创作以明智的
“
智者

”
意识和博大理

性的情感力量 ,承担了对湘西民众生存命运的深

切关怀 ,并对人类那些丑行恶德做出了批判和向

善的引导。沈从文坚信《湘西》、《湘行散记》乃至

许多湘西题材小说在给予人们怀古幽情、苦笑乃

至恶梦的同时 ,“ 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信心
”
[18]

(226页 )。 其对地方人情的铺陈翻检着历史和现

实的风云 ,折射出作家对未来湘西的变革与走向

的关注。引导湘西人觉悟而勇敢地从事于民族复

兴的大业 ,正是作家所极力思考的问题和勇敢承

担的责任。

沈从文创作主体这种理性的关注蕴含着对人

类宽厚的博爱情怀。作为一个沟通湘西人类情感

独特的本土作家 ,沈从文
“
天性就对于一切活的

人皆能发生尊敬与同情
”
[19](316页 ),总是以文

学家特有的个性化的方式 ,崇 高的情操和健康的

感情 ,对于艰难生存的湘西人类给予力戒偏见和

浅薄的真诚与挚爱。那些
“
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

理背景
”
的山水草木地方风情 ,无不在泥土味和

人性味中显示出作家对其独特的深厚情感。沈从

文认为他
“
对这个世界有所爱

”
,因 而无论是《边

城》世界中年青人、爷爷、老马兵、水手等所有人

物的悲喜哀乐 ,还是在《牛》中宽厚仁慈的牛伯 ,

《连长》里的部队军官 ,甚至《肖肖》中那些有些愚

昧的家人身上 ,都注入了厚朴、绵长而温暖的关

爱。即或在湘西令人惊骇的妇女
“
行巫

”
、
“
放

蛊
”
、
“
沉潭

”
和

“
落洞

”
等带有疯狂色彩的世象和

刑罚里 ,在平和舒缓的普通人的只言片语与行为

之中,乃至那些麻木而愚昧的乡民的悲惨命运里 ,

作家在其独树一帜的
“
爱与美

”
原则里对此寄予

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其现象层面的细节生成与

深层次抽象内涵中的博爱精神相交织 ,使 他避免

了把生活作为时下意识形态背景的
“
工具

”
意义

阐释。

如果说文学作品确实可以是一种工具的话 ,

那么沈从文希望
“
个人作品成为推进历史的工

具
”
,一个推进历史走 向光明的

“
理想的工具

”

[⒛ ](“ 页)。 从创作客体即现实生活本身这个

角度而言 ,沈从文对这种工具意义的追寻使其作

品在描绘的无限丰富的生活内容里 ,蕴含着社会

历史发展过程中一股潜在永恒的精神力量。他在

湘西人生活与生命里努力寻找人类生命的
“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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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作 为人类灵魂的探险和漫游也成为通往人

类灵魂理想的幸福通道。湘西人生存状态不仅是

对循环往复的人类生存、悲哀与苦难进行解说和

阐述 ,边城人生形式充满力量的优美诗意也同样

给予人类某种未来价值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因为

边城生活已成为高洁灵魂、优美人性与自然生命

一个博大而完美的载体。而《龙朱》、《雨后》等纯

美而清新的民族传说和生活叙事 ,明 确地体现着

作家对生活和生命的自由理想性意义的理解与期

待。如果说人类历史总是由低级到高级、由黑暗

到光明变迁的话 ,那 么体现这种发展趋势的人类

精神力量也必然是由丑恶不断趋向完美而达 自

由。从《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到《边城》、《长

河》乃至《柏子》等情节迥然相异的篇章里 ,从封

建道德、变态心理与乡村质朴情怀朴实民风的对

比中,作者试图用下层人民保留的健康、纯洁、充

满活力的道德原则救治虚伪、怯懦和自私的民族

老化症。作家通过
“
给自己与他人以把握得住的

共通的人性达到交流的满足
”
[zO](“ 页),从 文

化心理结构意义上
“
形成一种向前进取的勇气和

信心
”
,从而在

“
觉得历史有了错误

”
之时

“
去努力

修改历史 ,创造历史
”
,以 达到

“
向人类光明努力

”

[21](“ 页)的 目的,体现了极富生命力的历史文

化理想精神的基本命脉。

沈从文以
“
乡下人

”
的固执在这种文化理想

精神里独步前行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以深

邃的现代意识来观照现实人生的。他坚信一个作

家
“
若不能逃脱个人爱憎与社会流行毁誉

”
,想成

为伟大作家是
“
实无希望可言

”
,而其作品展示了

“
对真理或未来社会有所倾心

”
的信条。他认为

鼓励作家创作的应当是
“
对生存的责任或兴趣

”
,

刺激作家的应该是
“
全体人类全体幸福与快乐

”
,

批评作家的应当是
“
现在未来的一切读者

”
[” ]

(硐 页),应 当把现实生活的创作放人人类历史的

漫漫长河中加以审视与思考。这种高远开阔的现

代视野和对社会的过去历史、现在情状与未来期

待的深远认识 ,不被外在的既定观念和阶段性时

尚所左右 ,从而超越了现实尘嚣的功利而获得了

创作的心灵自由与本真 ,并不断显露隐藏在人类

内心的真善美品质 ,在文化理想的光芒中映照出

了人本存在的意义、精神与价值。

由此我们发现沈从文这种现代意识同样有着

非同寻常的意蕴。这种意识在对湘西人们充满博

爱激情与关心的至尊精神的同时 ,还 指向了人类

长远发展与存在的未来意味。他超越现实生活的

理性眼光已注视到
“
全体人类

”
,在 生存的广阔背

景和历史的文化渊源中审视生活中应有和不应有

的一切 ,对人和社会最终的
“
幸福和快乐

”
作出意

味深长的探询 ,使历史流程里的边城现实生活形

态描绘避免了狭隘与浮浅 ,也使其作品深层次里

渗透着的理想精神不是所谓
“
光明

”
尾巴或对明

天的廉价颂歌 ,而是基于立足现实的一种强健的

理性人格精神 ,以 及对人类永恒的真善美之境的

自由信念。他把人本的美好道德情怀和对其持久

的渴望贯穿于对世俗的描绘中,在现实生活某种
“
完美的真实

”
重构中呈现出抗争和超越现实的

奇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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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npt at ReaI抬m in shen Congwen’ s Creation

WANG Wen1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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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hen Congwen shows sohcitude for actual state, life fonm and spirhual diznensions of West

Hunan populace’ s existence in his creation and reveals anxiety for life change and perseverance in strugˉ

gle in his description of hardships of social and humah affairs。  In his search for objective reality, he fuses

spiritual patterns of ideal and illusion, creates special and real souls and thus produces wann affection

and comfon of actual life meaning。  】丨:Ⅱs special duty to the man, his universal love and eternal pursuit of

ideal spirit are embodied in the salvauon and redempu。n。f reahstic reason, whⅡ e his works’
 “

perfect

reality” presents free idea of far-reaching modern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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